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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兴韵：经济增长需要寻找新的突围路径(10月14日)

文章作者：

    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，但较早前中国基本上是高投入、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。长期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结果，使人与自然之

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，环境污染、生态环境的恶化、资源型产品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。另外，虽然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，但国

民财富的积累却相对缓慢。因此，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寻找新的突围路径。 

    其实，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讨论由来已久。早在"九五"期间计划中，中国就明确提出要使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。所

谓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，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资源的充分利用。劳动生产率就是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的产出，资源的充分利

用则表现为一定量的产出条件下，成本是最小的，或者是在既定的成本支出下能够达到最大限量的产出。 

    制约劳动生产率提高和资源充分利用的自然首先是技术方面的限制。人们普遍认为，技术上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直接制约了中国经济增

长方式的转变。这已经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。今年8月，胡锦涛总书记赴豫赣鄂三省深入调研时强调，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

术发展的战略基点，应当使之成为调整经济结构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，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。这意味着，

中国将在未来不断增加科技投入，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和产品的附加值，这也会增强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。 

    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转变，需要科技术创新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，在这些硬件上下功夫的确是必不可少的。从全球经济

发展史来看，每一次科学技术创新，都会极大地改变人们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，蒸汽机、电话电报、飞机以及方兴未艾的信息技术革命等

等，都给经济增长和人类生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。日本战后成功地在生产技术上推陈出新，帮助日本迎来了比较长时期的黄金增长期；美

国也是依靠不断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创造新产业、新市场和新的盈利机会，帮助美国经济持续繁荣。 

    但是，科学、技术只是影响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的利用，从而影响集约型增长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，除了这个条件外，制度和人们主观

认识的偏差，也往往是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和资源浪费的重要原因。 

    首先，要实现集约型的经济增长，创建和谐与节约型社会，需要我们对经济发展、社会需求的远景，有更清楚、客观的认识。我们现

在看到，许多城市的立交桥、高速公路等建成通车没有多长的时间，就出现了超负荷运转，或者因为设计不合理而造成交通拥堵，结果不得

不在同一个地方反反复复地拆除----修建立交桥。从国民经济核算来看，无论是拆除还是重建，都计入到了当年的GDP总量的。可是，同一

个地方始终只会有一座立交桥。类似的例子还有城市居民的住宅和各式各样的写字楼。我们看到全国都在旧城改造，已经被拆除的建筑，建

造的历史并不长，也并不是因为物理折旧导致了它无法继续使用，而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导致的精神折旧，使得它们与城市的现代化显得格格

不入。如果中国没有诸如此类的浪费，近30年的高增长率给中国带来的变化，恐怕远远甚于现在我们看到的变化。 

    其次，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，也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，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。2003年以

来，中国曾经面临过所谓"经济过热"的压力，部分行业出现了供应紧张的局面。这是促使中国再一次讨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宏观因

素。然而，我们不难发行，出现供应紧张的大多集中在资源型产业，同时这些行业受到价格管制的程度还很高，市场化程度较低，例如石

油、电力等价格都是受到政府管制，这使中国的石油和电力价格在调节需求方面的作用是很不充分的，于是乎，一方面是石油与电力的紧

张，另一方面在有些地方又存在石油与电力的浪费。曾经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广东油荒与其说是国内石油供给的短缺，倒不如说是油价管制

产生的寻租行为而"减少"了供给的结果；在石油、煤炭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，国内电力价格的调整非常缓慢，结果，在用电高峰时不得

不拉闸限电。因此，与其说电力供应紧张表明经济过热，不如说它是电力价格管制造成了对电力的过度需求。价格是资源分配的调节器。最

近几年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，哪个地方的市场机制发挥了作用，哪个地方的浪费就小，效率就更高；哪里有管制，哪里就存在浪费，而

且更容易出现寻租和滋生腐败。 

    最后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，需要经济增长从投资主导型转变为消费主导型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是高储蓄、高投

资驱动的。中国的投资率(积累率)在波动中不断上升，相应地，中国的消费率在不断地下降。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表明，经济的稳定

增长与发展，需要社会再生产的几大部门之间保持平衡。过高的积累率以过低的消费率为代价，表明经济增长的相当一部分并没有转化为人

民的物质福利，而在社会的再生产环节中被浪费了。在一定的时期内，高积累率与低消费率又是自我强化的。高积累高投资会形成下一期的

供给，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消费需求增长，那么就有一部分的产品过剩。在此情况下，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，就需要更高的投资率。

于是，投资率出现螺旋式上升。这正是我国现在面临的情形。 

    要使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，需要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、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障和金融机构等方面进行改革。改革开放后的十多

年时间里，随着中国国民收入功能分配的强化，居民部门在GDP分配中所占的份额曾经有较大幅度的上升，政府部门所占的比重有较大幅度

的下降。但近年来，政府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又大幅度上升，2004年税收收入的增长率高达20％以上，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。在

经济增长率一定的情况下，居民收入与财政收入之间一定存在着此盈彼缩的关系，现在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率总体上只与经济增长率相当，

有时甚至还还低于经济增长率。此外，虽然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率在近两年有所上升，但这主要得益于粮食价格的上涨，基础并不牢固。在

居民收入增长率没有稳定的持续性的情况下，我国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体系很不完善，居民不得不将其收入中的相当部分用作储蓄，这又对

最终产品市场起到了相当程度的紧缩之效。 



    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，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。因此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要求我们提高自主技术创

新的能力，让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，同时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改善各种社会关系。唯有如此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

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。 

文章出处：《上海证券报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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